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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的提出
（壹）信佛女之疑難
民國三十五年的冬天，我在武院住。漢口羅雲樵先生，轉來一篇對於佛法質疑的文稿，這本是要在報上發表的，羅先生愛護佛教，希望我們能給予解答，然後一起發表出來。據說質疑者是一位家庭佛化的青年女子，經常從老父那裡聽聞佛法。她對於佛法，並無惡意，而只是不能起信。憑她所理解的──是她父親所常說的，覺得佛法非常偉大，而某些是不免有問題的。問題一共有二十幾個，這不是不可解答的，而是並不容易解答的。我三推四託，就延擱了下來。最近，聽說羅先生在香港，想來臺灣。這個消息，使我想起了七年前，那則一直未了的公案。
（貳）對菩薩慈悲利他精神的誤解
問題中，有關於慈悲利他的，質疑的大意是說：「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確是極偉大的！然而，誰能利他呢？怎樣利他呢？這非先要自己大徹大悟，解脫自在不可。這樣，中國佛教界，究有多少大徹大悟而解脫自在的？如僅是極少數，那麼其他的大眾，都不夠利他的資格，唯有急求自利了。這似乎就是佛教口口聲聲說慈悲利他，而少有慈悲事行的原因吧！大徹大悟而解脫自在的，才能神通變化，才能識別根機，才能為人解粘
去縛
如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尋聲救苦。那麼佛教慈悲利他的實行，可說太難了，太非一般的人間事了」！
這樣的疑難，當然並不恰當。然而這決非她的惡意歪曲，而確是代表著一分佛教徒的思想。好在這不過是一分，而且是不能代表圓正佛教的一分。
貳、「利」是什麼
（壹）利之定義
說到利他，首先應明白「利」的意義是什麼？利是利益，利樂；是離虛妄，醜惡，離
貧乏，離苦痛，而得真實，美善，豐富，安樂的。
自利與利他，是使自己或他人，得到這樣的利益安樂。
世間法，有利必有弊，有樂就有苦，雖不是完善的，徹底的，然也有世間的相對價值。
（貳）現生樂，來生樂，究竟解脫樂
佛法流行在世間，所以佛所說的利，除了究竟的大利──徹底的解脫而外，也還有世間一般的利樂。佛教的出現世間，是使人得「現生樂，來生樂，究竟解脫樂」
。
唯有聲聞──小乘人，才偏重於「逮
得己利」，重於獲得個己的解脫樂。說利他，切勿落入聲聞窠臼
偏重於己利，專重於解脫自在的利樂。如忽略「現生樂」，即自己狹隘了佛教的內容，自己離棄了人間，也難怪世人的誤會了！
（参）論「利他」
一、利他略分二類：財施（物質）、法施（精神）
利他，有兩大類：
（一）財施（物質）
一是物質的利他，即財施：如見人貧寒而給以衣食的救濟，見人疾病而給以醫藥的治療，修道路，闢
園林等，以及用自己的體力或生命，來助人救人。
（二）法施（精神）
   二是精神的利他，即法施：如愚昧
的授以知識，憂苦的給以安慰，怯弱
的給以勉                                          
   勵；從一切文化事業中，使人心向上，向光明，向中道，向正常，向安隱
。這不但  
   是出世法的化導，也以世間正法來化導，使人類養成健全的人格。提高人類的德性      
   知能，為出世法的階梯。
二、財施與法施之比較
（一）法施勝於財施
 當然，法施是比財施更徹底的。如給貧苦人以衣食的救濟，是財施；這只是臨時的，            
 治標的。如以正法啟迴他，授以知識技能，幫助他就業（除幼弱老耄
殘廢而外）， 即             
 能憑自己的正當工作，獲得自己的生活，這比臨時的救濟要好得多。
（二）出世法施勝世間法施
 佛法中，出世法施勝過世間法施，法施比財施更好，然決非不需要財施，不需要世
 間法施。如專以解脫自在為利，實在是根本的誤解了佛法。
（肆）出世法施使人得解脫
一、解脫的過程：種、熟、脫
即以出世的法施來說，從使人得解脫來說，也並不像一般所想像的偏差。解脫，要從熏修行持得來。小乘行者，初發出離心，即種下解脫的種子；以後隨順修學，漸漸成熟；最後才證真斷惑得解脫。大乘行者，初發菩提心，即種下菩提種子；經長時的修行成熟，才能究竟成佛。大乘與小乘，都要經歷「種」「熟」「脫」
的過程。
二、使人得「種」利，得「熟」利是利他行
所以出世法的教化，也不只是使人當下解脫自在，才是利他。使人「種」，「熟」，難道不是利他？使人當前解脫，非自己解脫不可（也有自己未曾解脫而能使人解脫的事證）。但使人得「種」利，得「熟」利，自己雖並未得解「脫」利，卻是完全可能的。
三、「具煩惱人」亦可為大眾依止師
所以《涅槃經》說：「具煩惱人」
，如能明真義的一分，也可以為人「依」（師）。如了解佛法的真意義，不說給人現在安樂的利益，就是專論解脫樂，也決非「非自己先大徹大悟不可」。不過真能解脫自在，利益眾生的力量，更深刻更廣大而已。
質疑者，從非要大徹大悟不可所引起的疑難，本來不成問題。可是一分佛弟子，極力強調當前解脫自在的利益，唱起非自利不能利他的高調。結果，是否做到（解脫的）自利，還不得而知，而一切利他事行，卻完全忽略了！
叄、重於利他的大乘
（壹）聲聞道重智證；菩薩道重悲濟
淨化身心，擴展德性，從徹悟中得自利的解脫自在，本為佛弟子的共同目標。聲聞道與菩薩道的差別，只在重於自利，或者重於利他，從利他中完成自利。
聲聞不是不能利他的，也還是住持佛法，利樂人天，度脫眾生，不過重於解脫的己利。在未得解脫以前，厭離心太深，不大修利他的功德。證悟以後，也不過隨緣行化而已。
而菩薩，在解脫自利以前，著重於慈悲的利他。所以說：「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薩於此初發心」。證悟以後，更是救濟度脫無量眾生。所以聲聞乘的主機，是重智證
的；菩薩乘的主機，是重悲濟的。
（貳）三藏的「本生談」所說的菩薩利他行
菩薩道，在初期的聖典中，即被一般稱做小乘三藏中，也是存在的，這即是菩薩本生談
。
菩薩在三大阿僧祇劫中，或作國王、王子，或作宰官，或作外道，或作農工商賈，醫生，船師；或在異類中行，為鳥為獸。菩薩不惜財物，不惜身命，為了利益眾生而施捨。閻浮提中，沒有一處不是菩薩施捨頭目腦髓的所在。他持戒，忍辱，精勤的修學，波羅密多的四種
，六種
或十種
，都是歸納本生談的大行難行而來。
這樣的慈悲利他，都在證悟解脫以前，誰說非自利不能利他！等到修行成熟，菩提樹下一念相應妙慧，圓成無上正等正覺。這樣的頓悟成佛，從三大阿僧祇劫的慈悲利他中得來。
菩薩與聲聞的顯著不同，就是一向在生死中，不求自利解脫，而著重於慈悲利他。
（叁）初期大乘中的菩薩利他行
一、證真前是事行，勝解行；證真後即無生法忍之後嚴土熟生
初期的大乘經，對於菩薩的三祇修行，與三藏所說的小小不同。大乘以為：菩薩的利他行，在沒有證悟以前，是事行，勝解行
，雖然難得，但功德還算不得廣大。徹悟的證真──無生法忍
以後，莊嚴淨土，成熟眾生的利他大行，功德是大多了。因為這是與真智相應，是事得理融的，平等無礙的。
二、菩薩二階位：般若道（未證）、方便道（已證）
大乘分菩薩道為二階：
（一）般若道，凡經一大僧祇劫，是實證以前的，地前的。唯識宗稱為資糧位，加行位（到見道位）也名勝解行地
。
（二）證悟以後是方便道，凡經二大僧祇劫，即登地菩薩，唯識家稱為從見道到修道位。
大體的說：地前菩薩，雖有勝解而還沒有現證，廣集無邊的福智資糧，與本生談所說相近。大地菩薩，現證了法界，如觀音菩薩等慈悲普濟，不可思議。本生談中的一分異類中行，屬於這一階段的化身。
三、菩薩未證前亦是利他的
雖有未證悟，已證悟二大階位，而未證悟前，菩薩還是慈悲利物，決無一心一意趣求解脫自利的。
所以據菩薩行的本義來說，質疑者的疑難，完全出於誤解，根本不成問題。觀音菩薩等尋聲救苦，是大地菩薩事，然並非人間的初學菩薩行者，不要實踐慈悲利物的行為。
（肆）一分後期自稱為至圓至頓之大乘
一、自稱為大乘的行者竟滿懷聲聞厭世之心
不過，一分的後期大乘，自稱為大乘的最大乘，上乘的最上乘；至圓至頓，至高至上。不再是大器晚成，而是一心一意的速成急就。於是乎「橫出」、「頓超」
、「一生取辦」
、「三生圓證」
、「即身成佛」
、「即心即佛」
等美妙的術語，大大的流行起來。「生死未了，如喪考妣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這一類聲聞的厭離心情，居然活躍於至圓至頓的大乘行者的心中。山林清修，被稱美為菩薩的正道，而不再是走向「京都城邑聚落」了。
二、一分後期大乘認為利他功德本來圓成，但從表現於實際來看，僅見自利，並未利他
在這種思想中，質疑者的疑難，也自以為不成問題的。因為一切利他功德，本來圓成，不需要向外求索。如一念證悟，即具足六波羅蜜，無邊功德，一點也不缺少。在理論上，在心境上，當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然在一般凡夫的眼光中，這種菩薩的利他功德，不過是宗教徒自心的內容。從表現於實際來看，但見自利，並未利他，並不能免卻難者的懷疑。
三、太虛大師說：南方佛教的教理是小乘，行為是大乘；中國佛教的教理是大乘，行為是小乘
抗戰期中，虛大師從南洋訪問回來說：南方的教理是小乘，行為是大乘；中國的教理是大乘，行為是小乘。
其實，南方的佛教，雖是聲聞三藏，由於失去了真正的聲聞精神，幾乎沒有厭離心切，專修禪慧而趨解脫的。缺乏了急求證悟的心情，所以反能重視世間的教化，做些慈善文化事業。
而中國呢，不但教理是大乘的最大乘，頓超直入的修持，也是大乘的最大乘。稱為大乘的最大乘，實是大乘佛教而復活了聲聞的精神──急求己利，急求證入。失去了悲濟為先的大乘真精神，大乘救世的實行，只能寄託於唯心的玄理了！
肆、長在生死利眾生
（壹）一分學者專重信願或專重智證
大乘佛教的修學者──菩薩，如沒有證悟，還不能解脫自在，他怎麼能長期的在生死中修行？不怕失敗嗎？能自己作得主而不像一般凡夫的墮入惡道，或生長壽天嗎？自己不能浮水，怎能在水中救人？難道不怕自己沈沒嗎？一分學者的專重信願，求得信心的不退；或專重智證，而趨於急求解脫，急求成佛，這都不外乎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
（貳）發菩提心──常在生死修菩薩行 
當然，自己不能浮水，不能入水救人。然而，自己離水上岸，又怎麼能在水中救人？聲聞人急求自證，了脫生死，等到一斷煩惱，即「與生死作隔礙」
，再不能發菩提心─長在生死修菩薩行。雖然大乘經中，進展到還是可以回心向大的結論，然而被痛責為焦芽敗種
的，要費多大的方便，才能使他迴向大乘呢？要再修多少劫的大乘信心，才能登菩薩地呢？即使迴入菩薩乘，由於過去自利的積習難返，也遠不及直往大乘的來得順利而精進。
所以大乘經中，以退失菩提心為犯菩薩重戒；以悲願不足而墮入自利的證入為必死無疑
。不重悲願，不集利他的種種功德，一心一意的自利，以為能速疾成佛，這真是可悲的大乘真精神的沒落
！
（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之三要素：堅定信願、長養慈悲、勝解空性
在水中救人，是不能離水上岸的。要學會浮水，也非在水中學習不可。菩薩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自然要在生死中學習，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普利眾生的本領。但這非依賴佛力可成；也非自己先做到了生脫死解脫自在，因為這是要墮入小乘深坑的。菩薩這套長在生死而能廣利利眾生的本領，除「堅定信願」，「長養慈悲」而外主要的是「勝解空性」。
（肆）勝解空性
一、生死與涅槃皆如幻如化
觀一切法如幻如化，了無自性，得二諦無礙的正見，是最主要的一著。所以經上說：「若有於世間，正見增上者，雖歷百千生，終不墮惡趣」
。唯有了達得生死與涅槃，都是如幻如化的，這才能不如凡夫的戀著生死，也不像小乘那樣的以「三界為牢獄，生死如冤家」
而厭離他，急求擺脫他。這才能不如凡夫那樣的怖畏
涅槃，能深知涅槃的功德，而也不像小乘那樣的急趣涅槃。
二、勝解空力能調伏煩惱
在生死中浮沈，因信願，慈悲，特別是空勝解力，能逐漸的調伏煩惱，能做到煩惱雖小小現起而不會闖
大亂子。不斷煩惱，也不致作出重大惡業。時時以眾生的苦痛為苦痛，眾生的利樂為利樂；我見一天天的薄劣
，慈悲一天天的深厚，怕什麼墮落？唯有專為自己打算的，才隨時有墮落的憂慮。發願在生死中，常得見佛，常得聞法，「世世常行菩薩道」，這是初期大乘的共義，中觀與瑜伽宗的共義。
三、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釋尊在經中說：「我往昔中多住空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與聲聞行的多修生死無常故苦，厭離心深，是非常不同的。
大乘經的多明一切法空，即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薩行的成佛大方便。這種空性勝解，或稱「真空見」，要從聞思而進向修習，以信願、慈悲來助成。時常記著：「今是學時，非是證時」
（悲願不足而證空，就會墮入小乘）。這才能長在生死中，忍受生死的苦難，眾生的種種迫害，而不退菩提心。
（伍）利他之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菩薩以「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法廣利一切眾生。自己還沒有解脫，卻能廣行慈悲濟物的難行苦行。雖然這不是人人所能的，然而菩薩的正常道，卻確實如此。
伍、慈悲為本的人菩薩行
（壹）菩薩心行
一、不著亦不離世間的菩薩行為最難得
菩薩是超過凡夫的，也是超過二乘的。戀著世間的凡夫心行，是世間常事，如水的自然向下，不學就會。一向超出生死的二乘行，是偏激的厭離，一面倒，也還不太難。唯有不著世間，不離世間的菩薩行，才是難中之難！
二、歷史事實
事實確乎如此：凡夫心行，幾乎一切都是。釋迦佛的會上，有的是小乘賢聖，不容易，
也還不太難。菩薩，只有釋迦與彌勒；這是人間的歷史事實。可見菩薩心行是極不容
易的，如火中的青蓮華一樣。
三、大乘經中之事實
大乘經中說：十方有無量無邊的菩薩，那是十方如此，而此土並不多見。至於大地菩薩的化現，可能到處都是，但這不是人間所認識的。從此土的縛地凡夫來論菩薩行，如不流於想像、神秘，尊重事實，那是並不太多的。經上說：「無量無邊眾生發菩提
心，難得若一若二住不退轉」
。所以說：「魚子庵羅華，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
。這不是權教，是事實。
四、成就不退的菩薩勝過一切眾生
出世，是大丈夫事，而菩薩是大丈夫中的大丈夫！如有一位發心得成就不退，對於眾生的利益，實在是不可度量，如一顆摩尼寶珠的價值，勝過了閻浮提的一切寶物一樣。
（貳）菩薩之偉業
一、菩薩以利他為自利
我們必須認清：名符其實的菩薩，是偉大的！最偉大處，就在他能不為自己著想，以利他為自利。偉大的，這是我們所應該學習的；弘揚大乘法，景仰佛陀的圓滿，菩薩大行的偉業，雖要經歷久劫修行，或者暫時中止進行，但一歷耳根，萬劫不失，因緣到來，終究要從此成佛的。
二、生死海中自利利人之不退菩薩
成就不退的菩薩，雖說不會太多，然有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自有能真實發菩提心。有信願、慈悲、空性勝解，正好在生死海中鍛鍊身手，從頭出頭沒中自利利人。
一般能於菩薩行而隨喜的，景仰的，學習的，都是種植菩提種子，都是人中賢哲，世間的上士。有積極利他，為法為人的大心凡夫，即使是「敗壞菩薩」
，也比自了漢強得多！
這種慈悲為本的人菩薩行，淺些是心向佛乘而實是人間的君子──十善菩薩；深些是心存利世，利益人間的大乘正器。
三、菩薩的中道正行
從外凡、內凡
而漸登賢位的菩薩，沒有得解脫的自利，卻能為一切眾生而修學，為一切眾生而忍苦犧牲。漸學漸深，從人間正行而階梯佛乘，這才是菩薩的中道正行。
能存菩薩的心胸，有菩薩的風格，理解菩薩利他的真精神，那裡會如喪考妣的急求己利？
（叁）發揚菩薩利他精神
佛教的利他真精神，被束縛，被誤會，被歪曲，這非從根救起不可！這非從菩薩道的抉擇中，把他發揮出來不可！這才能上契佛陀的本懷，下報眾生的恩德。也唯有這樣，才能答復世間的疑難！
� 粘（ㄋ一ㄢˊ）：執著，不能超脫。（《漢語大詞典（九）》，p.205）


� 縛：梵語bandhana。拘束之義。為煩惱之異名。（《佛光大辭典》（七），p.6277）


� 參見印順導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34）：「佛法，不但是為了現法樂，後生樂。這些，世間善法，就可以相當的令人滿足了。佛法的重心，是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的菩提涅槃樂。所以離苦，即離一切生死苦；得樂，要得究竟樂：這是佛法最大的目的。」


� 逮（ㄉㄞˋ）：及至。（《漢語大詞典（十）》，p.1012


� 窠（ㄎㄜ）臼（ㄐ一ㄡˋ）：比喻舊有的現成格式；老套子。（《漢語大詞典（八）》，p.449）


� 闢（ㄆ一ˋ）：開闢；開拓。（《漢語大詞典（十二）》，p.173）


� 愚昧：愚蠢而不明事理。（《漢語大詞典（七）》，p.617）


� 怯（ㄑ一ㄝˋ）弱：膽小；懦弱。（《漢語大詞典（七）》，p.469）


� 安隱（一ㄣˇ）：安穩。安定；平靜。（《漢語大詞典（三）》，p.1312）


� 耄（ㄇㄠˋ）：年老；高齡。（《漢語大詞典（八）》，p.642）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1：「諸有清淨信者，當知佛世尊者，法爾真實，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無所不解，無所不了。起大悲心，普攝世間，作一護念，施一無畏。已能圓滿止觀二行，已能成就三調伏事，已渡四流煩惱大海，已能安住四神足行。以四攝法，普攝眾生。於長夜中，常念度脫。已能成就四無所畏，斷五分結，已出五趣。六法具足，六波羅蜜，悉皆圓滿，具足六種佛常行法。開七覺華，成八正果，成就三摩鉢底。九先行善，十力堅固，名稱普聞十方世界，具足千種最勝自在。於日三時及夜三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正知見轉於眾生中，諸所施作，何處若有增，何處若有減，何處若煩惱，何處受極苦，何處若破壞，何處具有煩惱，極苦破壞等事。何處施設少分方便，何處施設大方便力，何處施設諸方便事。何處眾生墮於惡趣，何處眾生得生天界，何處眾生得解脫果。何處眾生未種善根者，令種善根；何處眾生已種善根者，使令成熟；何處眾生已成熟者，令得解脫。佛世尊者，具足如是功德，言無虛妄，離諸過失。」（大正14，855b18-c10）


�《大般涅槃經》卷6〈8四依品〉：「佛復告迦葉：『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中有四種人能護正法，建立正法，憶念正法。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何等為四？有人出世具煩惱性，是名第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羅漢人，是名第四。是四種人出現於世，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


云何名為具煩惱性？若有人能奉持禁戒，威儀具足，建立正法，從佛所聞解其文義，轉為他人分別宣說。 所謂少欲是道，多欲非道，廣說如是八大人覺。有犯罪者，教令發露懺悔滅除，善知菩薩方便所行祕密之法，是名凡夫非第八人。第八人者不名凡夫，名為菩薩，不名為佛。』」（大正12，637a20-b5）。


� 參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70）：「智證──即三法印的空寂性的，這是沒有彼此而可說絕對的，徹底的，能真俗無礙、悲智相應的。」


� 本生，梵語jātaka，巴利語同，音譯作闍多伽、闍陀伽、社得迦，意譯本起、本緣、本生譚、本生談。略稱生。九部經之一，十二部經之一。佛典內容可分類為九種、十二種，分別稱為九部經、十二部經，本生經即其中之一類。主要記述釋迦於過去世受生為各種不同身形及身分而行菩薩道之故事。（《佛光大辭典（二）》，p.1952）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78：「修四波羅蜜多而得圓滿。謂施波羅蜜多，戒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大正27，892a26-28）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78：「外國師說：有六波羅蜜多。謂於前四加忍、靜慮。迦濕彌羅國諸論言：後二波羅蜜多即前四所攝，謂忍攝在戒中，靜慮攝在般若，戒慧滿時即名彼滿故。復有別說六波羅蜜多，謂於前四加聞及忍，若時菩薩能遍受持如來所說十二分教，齊此聞波羅蜜多名為圓滿。若時菩薩自稱忍辱被羯利王割截支體，曾無一念忿恨之心，反以慈言誓饒益彼，齊此忍波羅蜜多名為圓滿。」（大正27，892b21-c1）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8問乘品〉：「佛告須菩提：『汝問何等是菩薩摩訶衍？須菩提！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何等六？檀那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大正8，250a5-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25〈22 十地品〉：「十波羅蜜者，菩薩以求佛道所修善根，與一切眾生，是檀波羅蜜；能滅一切煩惱熱，是尸波羅蜜；慈悲為首，於一切眾生心無所傷，是羼提波羅蜜；求善根無厭足，是毘梨耶波羅蜜；修道心不散，常向一切智，是禪波羅蜜；忍諸法不生門，是般若波羅蜜；能起無量智門，是方便波羅蜜；求轉勝智慧，是願波羅蜜；諸魔外道不能沮壞，是力波羅蜜；於一切法相如實說，是智波羅蜜；如是念念中具足十波羅蜜。是菩薩具足十波羅蜜時，四攝法、三十七品、三解脫門，一切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於念念中皆悉具足。」（大正9，561 b26-c9）


�（1）參見印順導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28）：「一切修行大乘法的，可分為二類：一、勝解行的菩薩，這是未證悟法性真如的。二、如實行的菩薩，這是已經證悟法性真如的，即地上菩薩。」


（2）解行地，梵語adhimukti-caryā-bhūmi。又作解行住、勝解行地。為菩薩修行階位之一，地之一，十二住之一。即依解而修行，未證真如之地前三賢菩薩之階位。亦即入於初地以前，由思惟力方便而習得一切善根之位。（《佛光大辭典（六）》，p.5599）


�《自在王菩薩經》卷2：「佛告自在王：『有阿鞞跋致菩薩，已久習行，得無生法忍。住第八地欲入九地，為般若波羅蜜方便所護。如是菩薩，則能具成菩薩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正13，932c9-12）


�《成唯識論》卷9：「何謂悟入唯識五位：一、資糧位，謂修大乘順解脫分。二、加行位，謂修大乘順決擇分。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四、修習位，謂諸菩薩所住修道。五究竟位，謂住無上正等菩提。」（大正31，48b11-15）


� 二雙四重：乃日本真宗開祖親鸞所立之教判。即就如來一代之聖道、淨土二教，判為豎出、橫出、豎超、橫超之二雙四重。豎出、橫出謂二出，豎超、橫超謂二超。據愚禿鈔卷上所載，佛一代所說之聖道、淨土二教，有大乘、小乘之別，大乘中分頓、漸二教，頓、漸亦各立難易二道。漸教中，難行道聖道權教稱為豎出，配於法相等歷劫修行之教；易行道淨土要門稱為橫出，配於觀經所說之定散、三福、邊地往生之教。頓教中，難行道聖道實教稱為豎超，配於禪、真言、天台、華嚴等即身成佛之教；易行道淨土本願真實稱為橫超，配於無量壽經所說之選擇本願真實報土即得往生之教。此中，漸教為出，頓教為超，自力聖道為豎，他力淨土為橫之意。（《佛光大辭典（一）》，p.251）


� 菩薩戒弟子　彭際清　述《阿彌陀經約論》卷1：「以五濁惡世中，但有眾苦，無一可樂故。又生值末法，不見諸佛，不聞說法故。遇斯經者，生珍重心，生難遭想，如說修行，一生取辦。斯為不負我佛說經之心，及十方諸佛護念之指，乃千生萬劫轉凡成聖一大機緣也。」（卍新續藏22，911b7-11）


� 參見印順導師《華雨香雲》（p.177）：「菩薩修行三大僧祇而成佛，是緩；三生圓證，即生取辦，豈非是急！實則小積功行則小就，大積功力則大成。學佛自宜期心遠大，何可急功近利以求速成！」


�（1）即身成佛：又作現身成佛、現生成佛。即發菩提心後，不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等長時之修行歷程即可成佛，亦即以現在之身即可成佛之意。（《佛光大辭典（四）》，p.3763）


（2）參見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431）：「《無上瑜伽續》的特色，是『以欲離欲』為方便，而求『即身成佛』。即身成佛，《瑜伽續》的傳譯者不空，已說到：『修此三昧者，現證佛菩提』；『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1：「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大正48，355a27-b4）


� 如喪考妣（ㄅㄧˇ）：像死了父母一樣。形容極度悲傷和着急。今含貶義。（《漢語大詞典（十四）》，p.26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77〈22天帝品〉：「具壽善現告帝釋言：『善哉！憍尸迦！汝等諸天諦聽！諦聽！吾當承佛神力順如來意，為諸菩薩摩訶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如菩薩摩訶薩所應住所應學。憍尸迦！汝諸天等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今皆應發。憍尸迦！若入聲聞、獨覺正性離生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彼於生死流已作限隔故。是中設有能於無上正等菩提發心趣者我亦隨喜。所以者何？諸勝士夫應更求上法，我於有情最妙善品不為礙故。』」（大正5，432a12-21）


�（1）《維摩詰所說經》卷2〈8佛道品〉：「答曰：『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疇為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返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大正14，549b4-26）


（2）鼓山傳法沙門　元贒　述《般若心經指掌》卷1：「二乘雖不執為我我所，而猶執蘊為實有，所以躭空滯寂，視三界為牢獄，不發度生之願，是謂焦芽敗種，無成佛分。」（卍新續藏26，889a10-13）


� 《十住毘婆沙論》卷5：


「若墮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薩死，則失一切利。


若墮於地獄，不生如是畏，若墮二乘地，則為大怖畏。


墮於地獄中，畢竟得至佛，若墮二乘地，畢竟遮佛道。


佛自於經中，解說如是事，如人貪壽者，斬首則大畏。


菩薩亦如是，若於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應生大怖畏。」（大正26，41a3-12）


� 沒落：衰敗，趨向滅亡。（《漢語大詞典（五）》，p.992）


�《雜阿含經》卷28（788經）：「鄙法不應近，放逸不應行，不應習邪見，增長於世間，假使有世間，正見增上者，雖復百千生，終不墮惡趣。」（大正02，204c9-12）


� 溫陵開元蓮寺比戒環解《法華經要解》卷2：「菩薩示生三界，而二乘以三界為牢獄，故云無罪被囚。菩薩出入塵勞，而二乘恐喪定果，故云此必定死。」（卍新續經30，303a12-14）


� 怖畏：恐懼。（《漢語大詞典（七）》，p.473）


� 闖（ㄔㄨㄤˇ）：惹起。（《漢語大詞典（十二）》，p.141）


� 劣（ㄌ一ㄝˋ）：弱；小；少。（《漢語大詞典（二）》，p.777）


�（1）《中阿含經》卷49（190經）《小空經》：


爾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一時遊行釋中，城名釋都邑，我於爾時從世尊聞說如是義。『阿難！我多行空。』彼世尊所說，我善知、善受，為善持耶？」


爾時，世尊答曰：「阿難！彼我所說，汝實善知、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我從爾時及至於今，多行空也。阿難！如此鹿子母堂，空無象、馬、牛、羊、財物、穀米、奴婢，然有不空，唯比丘眾。是為，阿難！若此中無者，以此故我見是空，若此有餘者，我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村想，莫念人想，當數念一無事想。彼如是知空於村想，空於人想，然有不空，唯一無事想。若有疲勞，因村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人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事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大正1，737a1-19）


（2）《瑜伽師地論》卷90：「以世間道，修習空性。當知為趣乃至上極無所有處，漸次離欲。自斯已後修聖道行，漸次除去無常行等，能趣非想非非想處，畢竟離欲。彼於爾時，自觀身中空無諸想。謂一切漏一向寂靜，永離熾然。又觀身中有法不空，謂此依止為緣。六處展轉互相任持，乃至壽住為緣諸清淨法，無有壞滅。當知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多修空住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如思惟無常苦住。是故今者證得上妙菩提住已，由昔串習隨轉力故，多依空住。」（大正30，812c28-a10）


（3）參見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33）：「如釋尊在《小空經》中說：『阿難！我多行空』。《瑜伽論》解說為：『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多修空住，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8〈60不證品〉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具足觀空，先作是願：『我今不應空法作證，我今學時非是證時。』菩薩摩訶薩不專攝心繫在緣中，以是故，菩薩摩訶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不退，亦不取漏盡證。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大善妙法成就。何以故？住是空中，作是念：『我今是學時非是證時。』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念：『我是學檀那波羅蜜時，非是證時。學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時，修四念處時，乃至修八聖道分時，非是證時。修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時，非是證時。修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時，非是證時。我今學一切種智時，非是得須陀洹果證乃至阿羅漢果、辟支佛道證時。』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學空觀，住空中；學無相、無作觀，住無相、無作中；修四念處不證四念處，乃至修八聖道分不證八聖道分。是菩薩雖學三十七品、雖行三十七品，而不作須陀洹果證乃至辟支佛道。」（大正08，350a19-b1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03〈30校量功德品〉：「復次，憍尸迦！我以清淨無障佛眼，觀察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雖有無量、無數、無邊有情發心定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精勤修習趣菩提行，而由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若一、若二、若三有情得住菩薩不退轉地，多分退墮聲聞、獨覺下 劣地中。何以故？憍尸迦！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難可得，惡慧懈怠、下劣精進、下劣勝解、下劣有情不能證故」（大正5，573c28-a7）


�《大智度論》卷35〈2報應品〉：「如釋提桓因命欲終時，心懷怖畏，求佛自救，遍不知處。雖見出家之人，山澤閑處，所供養者，皆亦不能斷其疑網。爾時毘首羯磨天白釋提桓因言：『尸毘王苦行奇特，世所希有！諸智人言，是人不久當得作佛！』釋提桓因言：『是事難辦；何以知之？如魚子、菴羅樹華、發心菩薩，是三事因時雖多，成果甚少。今當試之！』帝釋自化為鷹，毘首羯磨化作鴿，鴿投於王，王自割身肉，乃至舉身上稱以代鴿命，地為震動。是時釋提桓因等心大歡喜，散眾天華，歎未曾有；如是決定大心，成佛不久！」（大正25，314c18-29）


�（1）《大智度論》卷29〈1序品〉：


復次，菩薩有二種：一者、敗壞菩薩，二者、成就菩薩。


敗壞菩薩者，本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遇善緣，五蓋覆心，行雜行，轉身受大富貴，或作國王，或大鬼神王、龍王等。以本造身、口、意惡業不清淨故，不得生諸佛前，及天上、人中無罪處，是名為敗壞菩薩。如是人雖失菩薩心，先世因緣故，猶好布施；多惱眾生，劫奪非法，取財以用作福。


成就菩薩者，不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慈愍眾生；或有在家受五戒者，有出家受戒者。（大正25，271a28-b9）


（2）《十住毘婆沙論》卷4〈8阿惟越致相品〉：「諸佛三種說空法，所謂三解脫門。於此空法不信、不樂、不以為貴，心不通達故。但貴言說者，但樂言辭不能如說修行，但有口說，不能信解諸法，得其趣味，是名敗壞相。若人發菩提心，有如是相者，當知是敗壞菩薩。敗壞名不調順，譬如最弊惡馬名為敗壞，但有馬名無有馬用；敗壞菩薩亦如是，但有空名無有實行。若人不欲作敗壞菩薩者，當除惡法隨法受名。」（大正26，38c21-29）


� 參見印順導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113）：「凡夫有內凡夫與外凡夫：學佛的在十信位以前，及一般的人，統名為外凡位，十信以上名內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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